
1763年起，江津连续遭遇罕见
大旱。到了1765年，大旱不仅导致
江津县城的老百姓吃了上顿愁下顿，
还波及远离江津县城、地处大山深处
的一个小山坳。小山坳里稀稀落落
地散居着一些庄户人家。其中一户，
姓牛。儿子叫牛劲来，年方十八；女
儿叫牛牵来，年方十六。平常年景，
牛家与其他村民一样，农忙时到坡地
上种庄稼，农闲时进山打猎，过着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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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枪打伤了一个女人……

如今，连续三年大旱，不仅庄稼颗粒无收，就连山沟
里原本流淌不息的泉水也一日细如一日，最终，在村民们
焦渴的视野里枯断了最后一丝水线。

一天，牛劲来扛上猎枪，钻进后山的密林里。没多
久，半山腰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枪声还没完全消失，牛
劲来的邻居、一个绰号叫“野三娃”的崽儿旋风般地冲出
茅舍，双手卷成喇叭状对着山坳周围的村民大声吼道：

“牛劲来搞着（收获）了，今晚吃朒朒（肉）打牙祭，喝果子
酒。”旧时，狩猎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上山打
猎，见者有份。这里人烟稀少，村民间的人情味比大地方
更浓厚。无论是谁在山上打到野物，当天晚上，村民们都
会自发汇聚到村子中央的一块大石坝上，围着篝火吃烤
肉，喝自酿的果酒，吸着叶子烟，畅谈对生活的向往。

当村民们来到石坝上，熟门熟路地摆好烤肉架子，一
些心急的村民还提前放好了作料碗，倒上自家酿制的果
酒，做出一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架势时，出现在他
们眼前的牛劲来，不像过去肩上扛着毛茸茸的野物，而是
背着一个软绵绵的活人。

牛劲来一边颤抖着将女人放在石坝上，一边嘴唇发
抖地给大家解释——其实，不用他解释，村民们已经想象
到了：在树林里，手持猎枪，处于饥饿状态的牛劲来远远
地看见前方有树木在晃动，他生怕野物逃掉，果断开枪射
击。没想到，这一次，他射中的不是野物而是一个陌生女
人。好在，那个女人也仅是左小腿上受了皮外伤，没有生
命危险。

过了一会儿，那个年近三旬的女人睁开了眼，先环视
了一遍头顶上方一个一个睁大双眼惊异地俯视着她的村
民，又察看了一下身上的枪伤，见无大碍，最后笑着对牛
劲来说：“小哥哥，我这条小命差点丢给你，从今天起，我
就住到你家去。”

天啦！那女人不开腔（说话）则已，一开腔（说话）立
刻吓了村民们一大跳——她说话的神态不仅幽默、俏皮，
说的还是那个时代的官话（类似现在的普通话）。

当真，那个说着一口官话、举手投足间有一种特殊气
质的女人，当天晚上就住进了牛家，与牛劲来的妹妹牛牵
来同睡一张木板床。

二
女人教村民打井种苕……

第二天一早，那个女人将村民们召集到大石坝上。
她先自我介绍说，她叫曾远春，岭南人，从小跟着祖父学
堪舆，对于山脉流水的路径有一定了解。她
家族中有一个长辈，叫曾受一，现任江津县
令。按辈份，她喊曾受一“伯伯”。曾远春说，
伯伯看着他治下的江津大地天干地旱，四方
饥馑，灾民遍布街头巷尾，治安状况日益恶
化，遂痛下决心，卖掉岭南老家祖业，用来救
济江津灾民。同时，他还大力号召岭南热心
公益的人前来江津，将红苕栽种技术、蚕桑种
植技艺传授给江津百姓。曾远春作为曾受一
的晚辈，从小深受曾氏家族热心公益的影响，
养出一身豪气。不仅如此，曾远春的祖父是
当地有名的堪舆师。在祖父的口传心授下，
曾远春对山脉流水的走向也颇有研究。因

此，曾受一刚发出“到蜀地江津去，解他人艰难困苦，给后
人添功积德”的号召后，曾远春就率先报名参加，踏上了
前来江津的漫漫长路。最后，曾远春仍旧用幽默俏皮的
语气说：“昨天，我寻着水脉刚钻进那片树林，还没喘口
气，哪晓得遭小哥哥整了一枪。”

接着，这个叫曾远春的女人主动挑起了“村长”的担
子。她安排一部分村民负责垦荒，一部分村民负责烧木
炭灰，一部分村民负责收集各家各户的人畜粪便用于堆
肥，一部分村民负责到四面场搬运红苕种与桑树苗。最
后，曾远春对牛劲来兄妹说：“你俩跟着我，专门负责找水
源，挖水井。”

在曾远春有条不紊地安排下，事情一件一件地落
实。见效最快的，是曾远春用堪舆术寻找水脉。在牛劲
来兄妹的协助下，曾远春踏遍了山坳周围的每一个山头、
每一条沟壑，最终觅到了水经下注的地方，居然就在村子
里那块大石坝中的涵水层里。也许是天意，那个地方恰
巧也是她受伤躺过的地方。按照曾远春的指点，牛劲来
兄妹找来工具，几天后，打穿了岩石中间的涵水层，一股
清汪汪的泉水汩汩地涌出来。

日子过得真快，等村民们喝上清冽的井水，学会栽种
红苕、学会种植桑树、学会养蚕、学会……那个如仙女下
凡似的女人曾远春，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早晨，没有惊动任
何人，独自悄悄地走了。当村民们发现时，只看见水井旁
边的石坎上，曾远春用木炭写下四个大字：人丁兴旺。

三
双胞胎泉的名声越传越远

从那以后，慢慢地，人们发现了一些奇特现象：村子
里，不仅鸡牲鹅鸭开始频繁下双黄蛋，就连男女婚配一胎
生两个娃娃的事情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人们怀着既
惊且疑又喜的心情，睁大双眼，暗中观察。久
而久之，人们认定：“生双胞胎的奥妙来
自水井。”

随着人口逐年增多，渐渐
地，原本是山旮旯的山坳有
了村庄的模样；原本散
居的山民们，渐渐地，
也有了公共意识
—— 他 们 有 了

“ 建 村 ”的 需
求。更重要

的是，这个山旮旯里居然开天辟地有了一对粗通文墨的
双胞胎兄妹——男的叫牛念春，女的叫牛思春。这对双
胞胎兄妹就是牛劲来的后人。至于两兄妹的名字中为何
有一个“春”字？对，你没猜错，是为了纪念曾远春。

村民们还意识到，要实现“建村”意愿，前提是要有
一个村名。他们把取名的任务交给读过书的牛念春、
牛思春兄妹。两兄妹经过商议，取曾远春之谐音，叫

“青堰村”。
如今的青堰村，围绕着双胞胎泉，住户一家挨一家，

用人烟稠密来形容，不算太夸张。那口古老的水井，从来
没有干涸过。双胞胎泉的名声也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
远，越传越响亮，也越传越神奇。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
首顺口溜：要怀双胞胎，请到青堰来。山中有好水，龙凤
结珠胎。截至2023年，全村367户人家，竟然有双胞胎
45对，有“重庆第一双胞胎村”的称号。

如今的青堰村，法定的行政区划叫做重庆市江津区
四屏镇青堰村。村民们从史料中查到了曾远春的伯伯曾
受一的相关资料：

曾受一，生于1710年，广东云浮人。1738年举人。
1765年，55岁的曾受一调任江津县令时，江津遭遇三年大
旱，百姓困苦流离。曾受一联络士绅成立“救命会”，设义
仓赈灾，从广东购红苕种、从江浙购蚕种桑苗，教百姓种
植。江津县城九座城门增建时，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他
卖掉故乡的盐田以作费用。后来，在合州任上因犯人逃
跑，曾受一被牵连免职。潦倒之际，江津民众将他接到县
城居住，奉为尊师。还乡后，江津民众自发筹集巨资，汇给
他赎回盐田。再后来，合州案结，曾受一平反，再度回江津
担任县令，江津百姓抚额称幸。再后来，曾受一致仕，告老
还乡，于1786年卒于故乡，享年76岁。噩耗传到江津，民
众悲悼，众人集资在县城大土地街区为其建祠，祠名“清廉

祠”，又名“曾公祠”。

寡妇堰位于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金兰村境内养生河的上游，张山塘（现青山湖）的
脚下，修筑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距今450多年，是万盛经开区目前仅存的最古老的

水利设施。几百年来，它一直造福当地村民，被称为万盛的“都江堰”。
金兰村以前名叫金兰坝，寡妇堰修筑以前，境内虽有养生河从境内流过，但没有灌溉的渠道，

处于上游的金兰村干旱频繁，村民深受困扰。明嘉靖年间，金兰村人氏戴学（字中顺）在浙江为州
官，娶了汴州人秦氏为继室。后来戴学病死任上，秦氏于嘉靖末年护送戴学灵柩回家乡安葬，自己也

孀居于金兰坝。
秦氏见金兰坝人虽广有田池，却频频受干旱困扰，守着养生河而不知利用，甚为忧虑，便带人前往

养生河源头查勘。她见养生河源头处于张山塘下面的三层岩瀑布之下，十几丈高的瀑布日夜倾泻而下，
于乱石丛中奔涌而去，虽水源充足而未得利用，甚为可惜。秦氏便数次亲自带人登上十数仞岩石进行筹
划，决定在瀑布之下修筑河堰。这河堰设计得十分巧妙，分筑上下二堰。上堰建筑在瀑布悬崖的岩腹，在
重叠不平高高悬空的岩壁上开凿一道沟渠，接引瀑布之水，直通右岸山腰的沟渠，灌溉金兰坝地势较高的
瓦屋坝一带的田地。下堰于瀑布下游数里之处叠石修筑，截流之水则引到右面沟渠灌溉大石坝一带较低
的大片田土。

河堰筑成后，金兰坝的绝大部分田地都得到了有效的灌溉。此后的400多年里，金兰坝再也没有发生
过旱灾。据《綦江县续志》（1938年版）记载：此堰筑成后，“发在甲申夏大旱，禾苗枯槁、邑与邻邑之弃室走
黔者，络绎载途。而兹境诸田所获视往岁为稔。”由此可见，此堰之功。

此堰的修筑，使当地农田岁岁丰收，村民从此免除了自然灾害的困扰，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怡然自得。清代以来，人们称金兰坝为“小桃源”，此堰也被誉称为“万盛的都江堰”。

为了记住孀妇秦氏的贡献和功德，人们把此堰俗称为“寡妇堰”。秦氏修堰济民的故事一直流传至
今。如今，在下堰堰口右下面的大石上，尚可见石刻的“古堰”二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寡妇堰
万盛的“都江堰”

□张跃

江津双胞胎村的秘密
藏在一口古水井里

关于这口水井，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欢镜听

村民口中的“双胞胎泉”又名“双生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青堰村的双胞胎


